
十日谈
我的 2020 年

责编：刘 芳

本版编辑∶徐婉青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wq@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12020 年 12月 27日 星期日

/

顺
昌
路
上
的
烟
火
气

沈
琦
华

    马尚龙电召吃饭，地点是顺昌路建
国东路上的砂锅饭店，主宾是画家戴敦
邦和师母，嘉禄兄等作陪。见到戴先生，
自然先是鞠躬问安，师母总是随着戴先
生的，从容不迫，优雅大方。师母大名沈
嘉华，本人名曰沈琦华，旁边恰巧又是沈
嘉禄，都是一字之差。师母爱说笑，总是
在各种场合打趣，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跟师母很亲，在这
点上，嘉禄兄也有同感。
尚龙说砂锅饭店要拆了，约我们这

群“上海味道的门下走狗”在此一聚，权
作道别。忽然想起，砂锅饭店对戴先生的
意义更是不同。当年师母在上海第一丝
织厂“三班倒”，从杨树浦回顺昌路的家，
要转两辆公交车，路上耗时一个小时。每
逢上中班，戴先生都要去 17

路电车站接师母，暑往寒来，
风雨无阻。接到太太，戴先生
偶尔会与师母一起拐进车站
附近的砂锅饭店，那时还叫大庆饭店，买一碗阳春面，
两人分而食之。据说只有发工资那天，手头宽裕，才会
各吃一碗浇头面，算是改善伙食。直到 1984年，全家搬
到田林新村，戴先生接驾才告一段落。
戴先生说自己是受了顺昌路的恩惠，如今他在画

坛有了一席之地，但始终称自己是“民间艺人”，就像当
年邻里间的称呼，顺昌路的风情风景风尘，已然融入了
画笔。戴先生老房子是在顺昌路永年路附近南文德里
的一间石库门 3?。戴先生说，老画家丁悚一家住在离
自己不远的恒庆里。1933年前后，丁悚在自己家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丁家也成了众多中国当代漫
画家的聚居地。戴先生说，从永年路上的弄堂口出门右
转，走十几米是顺昌路，再右转就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 1923 年至 1952 年间的校址，顺昌路
560号。据说，丁悚之子大画家丁聪高中毕业后，大约
有半年时间，在上海美专的教室画素描，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后来碰到因对刘海粟腹诽而对上海美专冷眼的
徐悲鸿，他对丁聪的素描功底，还是表扬有加的。
这样看来，顺昌路还真是不凡。顺昌路，北起太仓

路，南至徐家汇路，长 1300米。1901年辟筑自忠路以
北段，名桂林山路，1913年，改名白尔路。自忠路以南
路段以前叫菜市路，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17年，这段
路上建了个 1100平方米的室内菜场。直到 1943年，整
条马路以福建顺昌改今名。
嘉禄兄是作家中的美食家，且善庖，他说顺昌路上

还有一家百年点心店“盛兴“，更要去尝一尝。我还真去
了，某个下午，碱面皮子包的荠菜馄饨，鲜甜极了。盛兴
是破旧了，但旧得雅致且温馨。墙上挂的摇头风扇，春
夏秋冬，四季都转，又慢，又静，又闲，与世无争。盛兴的
账台没有办法用手机付款，店里也没有这个码那个码，
排队付钱的时候，倒是有一种时光倒流的乐趣，满是烟
火气。

顺昌路上的老房子不少将要动迁，就在美专旧址
的旁边就是一家旧货店，门前摆了两架子旧书。老板
也实在，说搬走的很多都是老人家，家里这些书留着
发霉，索性搬出来半卖半送。架子上正好有本丁悚的
漫画，他曾是美专的教务长，他提倡的艺术要让观者
直面尘世的笑影和泪痕，这样的艺术，大家才看不厌，
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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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
过很多山水，却不知道东北
有一片浩瀚壮丽的红海滩。
红海滩位于渤海湾东

北部，地处辽河三角洲的
盘锦市，总面积达 20余万
亩，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
奇观。我们是近中午的时
候到达红海滩的，
放眼望去，滩涂湿
地里，一大片一大
片的红色非常耀
眼。因为没有海水，
所以，露出了不少
土沟，这些土沟就
成了一支天然的画
笔，用各种线条来
勾勒一片片的红海
滩，有的像地图，有的像枫
叶，有的像毯子，但真正名
副其实的说法，这里是世
界罕见的“红色海岸线”。
红海滩的形成绝非易

事，海的涤荡与滩的积沉，
是红海滩得以存在的前
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
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
条件。从辽河上游带来的
有机物与无机物混合成咸
淡交融的物质，然后在这
里的入海处沉积，形成了
退海之地———滩涂，没有
这片全球保存完好、规模
硕大的湿地，也就不会有
红海滩的壮景。说起来，我
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湿地多
是沼泽，泥潭处处，不知深
浅，令人生出不安。而红海
滩的沼泽地因为被红色覆
盖，有着“疑似红霞落海
滩”的诗意，所以让人心情
愉悦，流连忘返。滩涂均为
盐碱地，辽河三角洲当然

也不例外，但是，其他地方
一概色彩灰黑黯淡，唯有
这里却红色盎然，生机勃
勃，据说这是因碱和盐的
绝配才能形成，多一分少
一分都不行，想想真是大
自然给予此地的恩惠。
下午两点多，起风了，
风势涤荡。随之，涨
潮了。海水迅速地
从天际线蔓延而
来，我站在一处制
高点，眼看着潮水
一寸寸地将一大片
一大片的红海滩逐
一浸没，裸露的土
沟消失了，潮水应
和着大风，显得烟

波浩渺，甚至还卷起了波
涛。很快，这里又成了茫茫
大海。可是，那耀眼的红色
并没有完全被吞没，它们
一次次地从汹涌的潮水中
冒出来，于是，红海滩有了
另一种奇观，它们在水中
沉浮着，摇晃着，颜色变得
更深更浓了，几近紫色；由
于海水的切割，整个红海
滩看上去就像木刻一般，
呈现出一根根线条，一个
个块面，每根线条粗犷又
粗粝，每一个块面坚硬又
坚韧，原有的柔和此刻化
为逆潮而行的刚烈。
确实，织就红海滩的

是一棵棵纤弱的碱蓬草，
这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
土质上存活的一年生草本
植物，无需人播撒，无需人
耕种，在盐碱卤渍里，年复
一年地生生死死，死死生
生。碱蓬草每年四月长出
地面，七八月为花期，九到

十月结实，十一月种子完
全成熟，它一出生便染上
了红色，然后随着季节渐
次转深，由粉红到殷红再
到紫红，在光阴荏苒中，绽
放出烈火一样燃烧的色
泽。碱蓬草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始终追赶着海浪的
踪迹。滩涂以每年几十米
的速度向大海延伸，碱蓬
草也就踩着它的足迹，不

断地覆盖旧的滩涂，一步
步地走向海里。我想，其
实，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像
碱蓬草那样，虽然卑微渺
小，但也要努力地活出自
己的一份精彩。或许这话
说得太大，可也是实实在
在的，对于生活不抱怨，不
自艾，振作精神，不屈不
挠，永不退却，始终怀抱希
望，眺望未来。

潮水退去后，红海滩
红得愈加如火如荼。我们
欲罢不能，再次走了一回
“红色海岸线”，一一经过
岁月小栈、向海同心、廊
桥爱梦、依水云舟、小岛
闲情、稻梦空间、踏霞漫
步等风景廊道。我觉得追
随红海滩，也是在追随生

机与期冀。红海滩对面是
号称世界最大的芦苇荡，
时下正一派金黄。风吹苇
浪，起伏跌宕，芦花似雪
般飘向波光粼粼的湖面，
与红海滩两相呼应，也更
衬托了红海滩的昳丽。无
论在芦荡，还是在滩涂，
都能看见静静伫立或者
漫步的鸟儿———这里是
丹顶鹤繁殖的最南限，也
是珍稀鸟类黑嘴鸥的主
要繁殖地，有 260 多种、
数十万只的鸟类在此栖
息。忽然间，无数的鸟儿
呼啦啦地飞起，我感觉一
片一片的红海滩都因此
被拉升起来，成了红云和
红霞，在天空最深处自由
穿行。

好大一棵“信号树”
刘 翔

    如今的黄兴公园所在区域，原
是一片广袤的农田。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居住在中农新村、松花新村、长
白新村等地的杨浦区老百姓到现在
的长海医院求医问药，若乘坐公共
汽车要绕上一个大圈子。为节省时
间与车钱，不少人都是选择直接从
现在的佳木斯路、营口路附近的几
条无名小路抄近路步行去医院，这
中间必定要穿过的那片农田，就是
如今的黄兴公园。
少年时因父母忙于工作，我去

长海医院经常是祖父领着去的。每
次跟着祖父走过那片农田时，望着
绿油油的蔬菜，聆听着不停鸣叫的
蛙鸣声，都会特别兴奋。尤其是看到
迎风而舞的无数彩蝶，我就会忘情
地迈开双腿追逐它们。追着，追着，
一不留神就摔倒在农田里，把农民
伯伯辛苦种下的菜苗压坏了。祖父
见状马上一边念叨“锄禾日当午，粒
粒皆辛苦”，一边气急败坏地一把将
我从地上拎起来，然后扬起右手狠
狠地朝我屁股挥去。最惨的是，好几
次为了抓蝴蝶，走着，走着，原本跟
在祖父后面的我，竟然与祖父走散
了。好在有着农田附近那棵高耸入

云的“信号树”指引，我总能独自顺
利地找到长海医院。每每走到树下，
我便知道目的地就要到了。
这棵“信号树”就是如今安波路

边上浣纱浜 120号甲的那棵参天大
树，这是一棵有着 400多年历史的
古银杏树。苍古的树干、遒劲的树
枝、斑驳的树皮，这棵历经世代沧桑

的银杏树，始终默默地屹立在农田
边上。早年古树的西北角上是一座
有着完整殿堂、厢房的土地庙。听祖
父说，这座庙宇历史悠久，过去香火
很旺。我曾经多次混在烧香的人群
里溜进去玩耍过。后来土地庙被改
成了一所简易农村小学。每每路经
此地，望着正襟危坐在殿堂里、捧着
课本摇头晃脑高声诵读古文的小学
生，便觉得这种仪式感很强的场景
很像是在私塾读书，羡慕之情油然
而生，好想能混入其中，随着这些小
学生一起“之乎者也”。

2002年 12月，经上海市政府

确认，市绿化管理局将这棵编号为
0110 的古树列入了一级保护。日
前，我特意前往安波路“探望”了这
棵古银杏树。在树干前见到竖立着
一块古树名木保护牌，由于不断有
人在古树下烧香拜佛，浓浓烟火严
重威胁古树的安全，为不使古树遭
到伤害，有关部门只得用粗壮的铁
栏杆将古树圈围起来。呆站在这棵
古银杏树下，联想起不远处的黄兴
公园，不禁感叹：古树是历史变迁和
城市发展的“见证者”，是有着鲜活
生命力的文物。当年建造黄兴公园
时，如果把古树、古建筑所在区域作
为一个人文景观一起通盘规划，公
园内有了这样一棵古银杏树、一座
古建筑群，或述说着一段历史传奇、
或记载着逸闻掌故、或牵系着先贤
明达，那将是何等的高大上啊！呵
呵，这纯粹是属于我这个门外汉在
“胡思乱想”。时光荏苒，这棵历经岁
月洗礼的古银杏树，永远以自己伟
岸的身躯，向人们
“发出”这样一个信
号：一个大写的人
字，必定是玉树临风
般傲然耸立于世。

七宝杂咏 刘源春

茶楼闲坐
横沥港边烟景浓，三莺两燕逐西东。剪春新叶尤其

绿，裁梦香花别样红。 蜂至有声犹韵美，蝶来无语却心
融。 石桥拱影蒲溪上，傍水茶楼氽画中。

玫瑰飘香
有情人在石桥东，闪烁流波乞巧瞳。忽向娇柔双手

白，陡呈媚丽一花红。 玫瑰此色怜偎里，桃叶今心醉恋
中。 最是闻香明月夜，街头巷尾两魂融。

特别的一年
苏 秀

    目前，虽然新冠疫情尚在美国及西
欧各地疯狂肆虐，但是我国却只有零星
的感染者了。通过这场灾难，可以看到我
国人民的自律精神和尊重科学的态度。
而且，由于人们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等
习惯，据说，今年患感冒的人也大大减少
了。这也可算作坏事引发的一件好事吧。

2019年初，我和小刘（广宁）几乎同
时摔了一跤。我躺了几个月。她却第二
天就去做节目了。她热
爱表演艺术。对工作全
身心投入，换来了事业
的成功。

那次摔跤之后，可
以说，小刘大伤了元气。出院不久就又住
了进来。这次就再也没能出去。终于在今
年 6月 25日病逝，终年 81岁。我说：“她
是真正穿了红舞鞋，跳到了最后。”
在她的追思会上，人们说：“她人虽

去，她创造的角色将永留人间。”作曲家
陈钢说：“她的声音是上译厂合唱队中一
个响亮的女高音。她和其他队员一起创
造了上海电影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创造
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惊人的奇迹。”上影
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说：“几代配音艺术
家，对工作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奠定了
上译厂 80 年代在配音艺术领域的高
峰。”市影协主席任仲伦说：“上海的译制
片是上海电影的骄傲，中国电影的骄傲。
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译制片这些优秀

的配音艺术家和作品，让人民了解了外
面的世界，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解放，民族
的思想解放。”我印象中，从来没听到过
各方对我厂这样高的评价，小刘真是给
译制片争了光。老厂长陈叙一地下有知,

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当然，今年最大的好事，莫过于上海

档案馆及多家媒体把我厂选出的《简·爱》
等 16部影片的剧本手稿、创作心得等，作

为珍档申请非遗。
我们的剧本无不

经过反复修改，仔细打
磨，不但口型长短要与
原片一致，就是句号、

逗号、省略号等也要尽可能与原片一致。
导演要读每个人物台词，看看中文台词
与原片人物的动作、神态是否贴切。这
样，配音演员才更容易与原片人物融为
一体。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为
了找到一句最恰当的译法，讨论得热火
朝天，甚至没听到午休的铃声。

早在四五年前，我和曹雷等人就提
出过建立“上译纪念馆”的设想，目的
之一就是保留剧本。现在为此，申请非
遗，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希望，真是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
的好事了。

那
些
远
去
的
身
影

石
云
涛

    中国的西域发展是一部气势恢宏
的史诗，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
里，从中央政府到无数将士、使臣、商旅
和以各种身份远赴异域为稳定边防开
拓边境和睦邻邦的志士仁人，为
这一伟大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甚至鲜血与生命。这一幕壮丽
的历史篇章早就应该向大众普
及。近日读张安福教授的《远略雄
心———西域两千年》，如一幕幕生
动的历史活剧、一个个鲜活的身
影浮现在读者面前。
长期以来，大家所知道的西域

开拓和奋斗的人物只是那几位最
耀眼的“明星”，汉武帝、张骞、班
超、法显、玄奘等等，实际上，在开
拓西域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做出巨
大贡献的人物何止千万，他们的事迹可
歌可泣，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
强意志和维护国家安全开拓进取的无
穷智慧，值得深入挖掘。本书选择了近
百位与西域历史有关的人物，从西汉的
张骞到清末的陶模，一些陌生的名字让

我们熟悉起来，其中包括
不同身份的人物，有官
员、使臣、将吏、和亲远嫁
的皇亲贵族女子，也有在

文治武功方面做出
杰出贡献的普通人，有文人、学者、
求法僧、艺人，也有异域王公，都是
在中外交通和交流、西域的开拓和
稳定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

本书立足于新疆地区，自西
汉以来设置西域都护府，进入中
央政权的管辖范围。在东西方海
上交通受航海水平限制未能充分
展开之时，这里是中国与域外交
通和交往的丝路要道。因此，保证
西域的稳定和丝路交通的通畅具
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声誉疆土

稳定的象征，中外交流和文明互动的孔
道，是历代统治者深谋远虑和无数志士
仁人倾注心血之所在。
“远略雄心”准确揭示了历代志士

仁人的高瞻远瞩和雄心壮志。“大丈夫
无它志略，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班超
语）这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就是它的注
脚。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那
些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事业功
名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人物，他们不畏艰
险勇于开拓的豪情和壮举动人心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独步铁门之外，
亘万岭而投身”，为了追逐民族的理想
和个人梦想，他们勇敢地踏上了漫漫征
途，不惜生命。历史应该为他们树碑立
传，普及这些历史人物和那些重大历史
事件，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向广大人民
群众传递热爱祖国正能量的重要文化
资源。《远略雄心》这本书具有这种功能
和作用，其中讲到的人物都是具有榜样
力量的模范，具有激励人心催人奋发的
精神力量。

这是一本严肃严谨的历史普及读
物。语言朴实，客观叙述，不夸张，不渲
染，以记实之笔展现历史的多种面相。
张教授多年在新疆考察遗迹，足迹踏遍
天山南北，因此在近四十万字的书中，
能够展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获
得可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简明扼要，
流畅生动。

    因为疫情，宅家
时光多了，获得了很
多充电的机会。

书法 施鹤平


